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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與文化的關聯：一個教牧者的實務經驗 

周聯華 

 
壹．第一線的戰士 
 
    在福音的戰場上，誰是第一線的戰士？不可否認，是一群在教會及佈道所工
作的傳道人。有關佈道所有種種不同的名字，無論什麼名字都無關緊要，重要的

是他／她們的任務，因為他們的規模小，人手不夠，比大教會難做得多。佈道所

沒有傳統，沒有規範，比大教會難做何止三、五倍。（大教會的難處是在人事，

教牧人員與信徒應感到慚愧才是！）教牧人員直接住在一個與基督教背景完全不

同的社區中，向各色人等傳道煞是困難，別人不願來聽，只能徒呼奈何。傳統上，

把剛畢業的年輕畢業生往小佈道所送，是不合理、不人道的。他們比較沒有經驗

（當然也有特殊優秀的，那是例外），大部分做得心灰意懶，把年輕的銳氣都磨

光了。他們年輕，要想結婚卻不敢；或是新婚，連小孩也不敢生。我主張請有經

驗的、年長的，好比五十好幾的傳道人去，他們有經驗，兒女多已大專畢業，沒

有經濟負擔，比較會跟小佈道所左右鄰居攀談，交友，慢慢發展宣教的工作。年

輕的傳道在大城市裏跟著有經驗且中年以上的牧師學習，比較容易適應。必要的

時候，讓老牧師下鄉，小牧師主持大教會，年輕人需要較大的開支，要生兒育女，

進好的學校，他學習得快，進步得快；在有規模的教會比較容易發展，容易適應。  
 
    作為第一線的戰士是艱難的。除非你屬於基督反文化型，你可以不理會台灣
本地的情勢。台灣雖然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但是卻複雜得不得了。光是原住民

就有九族，每族各有其特殊文化背景，亦有不同的語言和習俗，包括服飾也大不

相同。在講台語的範圍下，還有泉州和漳州的分別，更有大量的客家人。那些從

大陸來的更包括了許多的省份，大陸幅員遼闊，每個地方均有其方言、人情、風

俗。這麼複雜的組成份子，要本土化，談何容易！作為第一線的教牧人員，又怎

能畏縮不進呢？ 
 
貳．福音中的永恆與變易 
 
    福音是永不改變的，狹義的是像保羅在羅馬書 1.2-4，或林前 15.3-4 所記載
的，或者像彼得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五旬節的講章所表達的內容；再或者把這些材

濃縮到：耶穌基督是在舊約中已預言，到了時候為人所生；後又出來公開傳道，

教導人，宣布好消息，醫病趕鬼，週遊四方行善事；被釘十字架，三天後死而復

活；信而悔改的能得永生。廣義的是整本新約，整部聖經，甚至更包括歷代基督

徒對耶穌基督的見證。這些是永不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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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有人說過：神學家的責任（難道不包括教牧人員？）是把永不改變的福
音傳播給一直在改變的人。我再肯定福音是永恆的，但是聽福音的人一直在改

變；傳福音的人如果要有效地「交通」，就要考慮到「土壤」，使福音的種子能在

此時此地種下去，生根，開花，結果；這也許就是本系列的主題「福音本土化」

的使命。福音是永恆的，但是在傳播的過程中有著千變萬化，這是本子題所說的

「變易」。為了避免人的誤會和誤解，我願在開始就說明我的立場，所謂「變易」：

永恆的福音可以為之套外衣，可以有不同的包裝，也可以用不同的工具來介紹，

等等，但是它們不能扭曲福音，改變福音，更不能喧賓（任何方法、手段，或了

解）奪主（福音）。 
 
參．教牧者本身 
 
    教牧者本身是何許人比他的信息更為重要。司布真的信息經過詳細分析遠不
如他當年的影響力，理由十分簡單，因為他的「人」比他的信息更好。 
 
一、本地人？  
  所有的國際宣教士都不是本地人，我們不可能要求教牧者都是本地

人，問題是在他／她能否與當地人「認同」。我們也不必故意避免本地人，

雖然耶穌曾說過：「我實在告訴你們，先知在他自己的家鄉是從不受人歡

迎的。」（路 4.24）本地人最懂得本地人的性格、風俗習慣，但也許本地
人有許多限制。清朝的官制中不放本地人為知縣，也許就為了這緣故，但

是我相信周處在他本地一定更有效（我知道我們不是周處）。如果教牧人

員在本地略有困難，可以在其他地方「做得有一個樣子」再回家鄉去工作。 
 
二、衣著 
  衣著本不是個大問題，但是我國人「只重衣衫不重人」是我們的「陋

習」。穿的太好，遭人妒忌；穿的太差，遭人卑視；恰到好處，十分重要。

我最近到泰國展望會去參加評估，同工們不斷提出展望會在貧窮人中的（ 
    「生活方式(lifestyle)」。假如他們有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也有。利瑪竇剛    
    到中國來的時候，為了認同，一度著釋裝；他認為這是宗教家的服裝。後 
    來經友人指點，他改穿儒裝。這是很進步的觀念。 
 
三、語言 
  教牧者盡量要說當地的語言，甚至方言；而且還要說得好。外來的（或

外去的）宣教士能講好當地的語言，一半已經成功了。在文縐縐的圈子中

就文縐縐；在「白而土」的圈子中就白而土（當然要注意我們的身份，不

必加「不雅」的口頭語）。保羅早就說過：「在什麼樣的人當中，我就作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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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人；無論用什麼方法，我總要救一些人。」（林前 9.22） 可是，在
教牧界，也許連基督徒，似乎喜歡講另一種一般人聽不懂的「屬靈」話。

這在溝通上是極大的損失；說到福音與文化的關鍵上不得不注意。 
 
四、居所 
  老一輩的西教士住在莊子裡（compound），也許是為了安全、衛生等
等的原因，用高高的圍牆圈起來。他／她們出來工作，過當地人的生活，

回家去，與家人及本國人在一起，吃他們自己的飲食，過他們自已的生活。

我了解他們的苦衷，尤其他們認為自己是奉獻為當地工作，但是孩子並沒

有這種心態，以致盡量要使下一代過他們本國的生活水準。這是他們的矛

盾！我們不能過責。記得當年韓國的教牧同工還平均住六個「塌塌米」大

小住所的年代，台灣浸信會聯會曾經差派宣教士到韓國去工作，宣教士夫

婦的教會堅持要聯會幫他們住台灣傳道人居所的標準。那時我們自己卻猛

烈批評美南浸會宣教士的「莊子」。人為什麼總是看見別人眼中的木屑，

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樑木呢？ 
 
  再說上述的個案，當韓國的傳道人在冬天只吃「泡菜」的時候，台灣

浸信會差派宣教士教會不時寄火腿、干貝一類的食物給他們。在那時，我

們卻猛批評西教士的飲食習慣。許久以前，有一次我到郵局去領包裹，看

到一位西教士也在領包裹，在櫃台旁有了一點爭執。當年糖類的東西是不

准進口的，而那是一包水果蛋糕（fruit cake），是她媽媽為她做的聖誕節
蛋糕，我不認識她，我為她力爭，可惜我人微言輕，沒有成功。我看著那

位姊妹含著淚離開郵局。我希望我沒有離題，設想你在某一個國外當宣教

士，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候，中秋節的前夕，你的母親老遠寄了一

盒月餅給你，當地的郵局不讓你取，你又作何感想？ 
 
五、為人 
  我國有一句彥語，「知人知面不知心」。上面的種種都屬於知人知  
面，知心是難的，人無從把心掏出來給人看一看。但是如果在某一個地區  
住久了，你的為人及行動會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我在美國有一個最差勁

的希臘文課的學生，有一個星期沒有來上課，我以為他照例逃課，數落了

他幾句。他下課後，告訴我他有一個學生教牧工作，禮拜天晚上那村子失

火，他搶進去救了兩個孩子出來，為此他受了傷，在醫院中休養了一個禮

拜。他的希臘文在及格的邊緣上，作為一個教牧者，他得了滿分。 
 
我要說的是教牧者的本身的認同是十分重要的。固然你的言語、信息、行動都非

常重要，但是別人所接受你的是你這個人。 
肆．教牧者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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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曾說，台灣有不同的「本土」，因此在本土化的議題中，我只是提醒
各位，在本土化的討論下，沒有一成不變的形態，沒有從一而終，更沒有在任何

情形下都行得通的「通行證」。所以我只提出台灣現在通行的禮拜形式，給諸位

思考而已。 
 

1. 大禮拜，或稱主日崇拜 
 

    目前有兩種形態：一種是相當傳統的，改革宗的三段方式的禮拜（靜候上帝
的話、恭受上帝的話、應答上帝的話）；另一種是，一進門就看到講台上放了一

套大鼓、小鼓的打擊樂器，另一面則是一張螢幕，為投射燈顯短歌而準備的。在

禮拜前先來一套「敬拜讚美」，（對不起，在敬拜時）有時大家唱，有時僅是一群

歌唱者，通常他們還帶動作，有時更有一隊舞者專做動作。有時僅是她／他們表

演，有時也要求全體參與。我不成熟的意見認為僅是她們表演絕對沒有太大意

義。會眾唱詩是多麼有意義的行動！這裡僅是介紹，以上兩種大分類應該都有適

合的群眾，不能有因為「韓國行，我們一定行」的見解。禮拜是很嚴肅的事情，

不是趕流行。如果我們要敬拜讚美式，一定要經過禱告，大部分信眾也的確傾向

於這方式才能走這路線。 
 

a. 讚美詩 
 
傳統的讚美詩能否帶我們進到崇拜的境界？如果不能，是音樂本身，

還是我們沒有真正唱出來？「敬拜讚美式」的歌唱有沒有深度，它能

帶動會眾進入崇拜，使會眾準備了心去聽道嗎？同樣地，我沒有答案；

答案在於各教會的會眾。最大的遺憾是我們沒有太多的「本地」讚美

詩。 
 
b. 講道 

 
普遍地，台灣似乎沒有發展出多量優秀的講道人（preacher）。其原因
有二：其一是不是憑我的講道，而是憑聖靈的工作去感動人的心。我

完全同意這句話，但這並不表示，講道人毋須發展成一流的講道人。

我們缺乏三方面的工作： 
（1）熟悉聖經，可有更多的材料，和更準確的內容； 
（2）多讀神學書籍和一般書籍，正面的可幫助我們言之有物，消極 
     方面可避免講章的空洞； 
（3）做講章（sermonizing）講章是要做的，一些原理是前人研究優 
     秀講章的章法，我人不必完全依照他們，但是可作參考，同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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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我們的土壤，怎樣的講章是最好的講章，可以達到造就會眾 
     的目的。許多國外成功的講道者常低估我們的會眾，沒有把最好 
     的拿出來；另一些根本沒有什麼可給。它們僅是一套他們自己「成 
     功的公式」，不一定在我們的土壤上適合。我們還是要發展自己 
     的。 
 
其二是我們近來發展「小組」的形式。同樣地，它也許能發展成很有

效的增加信徒和植會的好方式，但這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不能說，「新

加坡行，我們也一定行」，要看我們的土壤。從發展優秀的講道人而言，

顯然是不利的，因為「小組」既然成功，大教會不必以主日崇拜的講

章來「拉住」會眾了。所有大教會能拉住會眾，從人的眼光來看，成

功的講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c. 主席 
 
在主日崇拜中主席是十分重要的任務。許多教會把這當作訓練平信徒

（請原諒我的用詞，一時找不到更適當的名稱）的機會，我不反對，

但至少要在底下多多訓練才上台去。太生疏的主席雖然避免了「職業

氣」，但太不成熟會流於「兒戲」。我不稱熟練為「職業」，而是「專業」。 
 
d. 見證 

 
在大禮拜中有見證的項目好不好？我們能說什麼呢？使徒行傳一章八

節不是要我們去作見證嗎？英文的 martyr（殉道者）就是從希臘文演譯
而來，可見它有多麼嚴重。我百分之一百贊成主日崇拜中有時可有見

證，一定對信徒有幫助。從我一點經驗，請允許我有一些觀察： 
（1）很多見證使多數人聽來有些自我誇張和驕傲； 
（2）許多的見證都是物質的和身體的，在他／她是真的見證，對另一 
     些正在倒楣或不如意者不是正面的鼓勵，反而是消極的「定罪」， 
     對家有病人的信徒有時也會有反效果； 
（3）有時，我們邀請以前黑道或吸毒的人因悔改，而成為傳道、殷實 
     商人，或守法的公務員等等，這些見證非常動聽，可是我們曾否 
     想過，我們會眾中有多少是屬於他們一類的？我們的會眾是我們 
     的「土壤」，我會肯定地說，不適合！假如有很多初聽道的人， 
     他會有一個印象，「怎麼教會中都是病人、黑道，和吸毒者？」 
 
設想我是一個學生工作者，我的對象是學生，老實說，他們中殺過和

吸過毒的人少而又少。他們的困難是怎樣可以精益求精？怎樣教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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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用功讀書能不違背而反有助益？如果他們正在一個死巷子中走不

出來，讀書碰到了艱難。在上述的情形下他們要聽的見證是一位成功

的學者，在某一個名校畢業，現在在他的一行是權威，他又是一個過

來人，因著他的信仰，使他有今日的成就。這樣的見證比江洋大盜和

吸毒販毒者的見證有效得多了。說不定他當場就解決了某些人的問

題；而另一些人在需要的時候還會想起這個見證；更有些人有了這個

資料可以告訴一個在讀書困境中的同學，信仰對某教授的重要，他也

曾有過類似的經驗。 
 

e. 決志 
 
在禮拜完結以前的公開決志有需要嗎？每次崇拜結束，尤其在講      
道完畢後，一定要引人進入決志的階段。我的問題是：是否要公開走

到前面來決志？這種方式在國外行之有年，佈道家都以這種方式，加

上根據曾走到前面決志的人的見證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方式。我們不能

認為「美國行，我們一定行」，這方式合乎本地文化嗎？上面已經提過

本地是非常不同的土壤，決志是需要的，怎樣的決志合乎本地呢？ 
 

2. 聖經 
 

    我沒有把聖經歸納在主日崇拜中，因為在其他聚會，在個人靈修，在請人歸
主，在輔導，在談話中，處處都要用聖經。雖然每一個基督徒都要用，教牧者用

的特多。其他基督徒用聖經比較個人的，而教牧者用在公開的場合較多，因此與

當地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今天在台灣國語教會中通常用的聖經是在 1919 年
出版的當年的「官話和合本」，現在稱之為「國語和合本」。它曾建了不少功勞，

所有人的得救，與主親近，獲得安慰，都是藉著這本聖經，我們的問題是：「我

們（已是基督徒） 行，他們（新讀者，包括許多慕道友和無其數的「未得之民」）
行嗎？」我們既然討論福音與文化的題目，就不能說，我們就是這麼過來的，他

們一定也必須走這條路。我沒有成見，只是留給與會者思考。 
 

3. 生活見證 
 
    傳道人的生活，一舉一動都為人所注意，特別是在小鄉村中，原本每一個人
就認識每一個人，也知道每一個人；這正是傳道人見證的好機會。也許有人會感

到我的隱私權受到了損害，這是西方文化的觀念，在中國的大家庭中、社區中，

哪有隱私？這名詞從未聽過。在年輕一代的傳道人中比較聽到這樣的反應，但是

當我們奉獻的時候已經一切都獻上，應該包括所謂隱私權。我們應該感到越透

明，越好，這本身就是見證。我們怎樣在個人生活中，一方面是耶穌基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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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使者」；另一方面又是當地的居民。求主幫助我們，不要碰到前一代鄉村

傳道的第一號「迎神賽會」難題。在某些地方，年常在某一個月（按：在江蘇。

浙江一帶是農曆七月，也即台灣的「鬼月」），或在某一個特別的情況下，如久旱、

一連幾次火災，都會有人來請家家戶戶出錢做佛事；你會感到十分棘手！再加了

主持這些事的常常是本地遊手好閒的黑道分子，更增加了困難。在上海，每年七

月有所謂「打醮」，那是區域性的，在本區中的每一戶不但要出錢，還要用一條

繩把這區域圍起來，在那圈子裡的鬼不能侵入，能保一年的平安。這根繩子圍到

教會門口，或你住所的門口，你怎麼辦？我們可以說，這是陋習；在他們是文化。 
 
    最近讀到好幾篇有關傳道人家庭的文章，尤其從傳道人配偶所反應的「家」
和家居生活成了「玻璃之家」。我明白她們的苦衷！正因為如此，我在為傳道人

擇偶輔導的時候，強調女性與傳道人結婚，僅僅愛他是不夠的，奉獻給主，與傳

道人有「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是絕對的重要。也因為這緣故，在浸信會

中，我倡導傳道人按牧的時候，配偶也要跪在一旁；我也倡導，考牧的時候，配

偶要在一旁聽（說不真實的話的人要注意了），而且也要對她問話。 
 
    傳道人的配偶常為孩子講話，我也知道至少國外的統計，傳道人子弟「不聽
話」的也有一定的比數；這些配藕偶的「抗議」是有理的。也正因為如此，『從

小』的教養是多麼重要。這樣，才能在十幾歲的「反叛期」平穩度過。 
 

4. 雙重國籍 
 
    我不是要討論有另一個國家護照的本國同工，我要討論的是我們一方面是上
帝之國的公民，另一方面是自己國家的人民。作為上帝之國的國民有一些要遵守

的原則、聖經的教導，和隨時要在禱告中請求上帝的指示；但是作為本國的國民

也有本國的一套規定。我只禱告：本國的許多規定，還有本地的文化、風俗、習

慣等等與上帝之國的原則不衝突。但是，假如有衝突，或者有嚴重的衝突，怎麼

辦？我們原則上可以說：「合乎上帝之國原則的，一定對我的國家有利的。」但

是，假如我的國家不這麼認為，怎麼辦？有些人卻認為：「對我國家有利的，一

定是合乎上帝之國的原則的。」我不同意這句話，因為他們已經把國家的利益放

在上帝之國的上面了；雖然，我也認為某些有利於國家的事是合乎上帝之國的原

則的，但另一些未必是如此的。 
 
    二十年以前的台灣就曾經屬於上述的心態，內政部只准一個教會聯合的組
織，在那組織下面成立了台灣基督徒反共抗俄聯合會（類似這樣的一個名稱），

他們的前提就是「對我國家有利的一定合乎上帝之國的原則」，當時因為是國民

黨在後面推動，許多教會都去參加，我也沒有看到有太多人公開反對過。面對這

樣的衝突真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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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僅是一方面，政治也是文化。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文化和福音的實例。第
一線的戰士是傳道人，神學院的老師所面對的是一群蒙召奉獻的神學生，容易得

多了。但是假如我們要供給神學生準確的觀念和應戰的武器，那就困難了。我相

信中華福音神學院舉行這樣的研究講座，其目的就是在此吧。 
 
伍．畫蛇添足的結論 
 
    討論了雙重國民身份，原本可以結束整個報告，但是本地的宗教環境實在太
模糊。幾乎五十年以前，我剛來台灣的時候，似乎還懂得當地的情況。近年來佛

教有復興，尤其正統的像慈濟功德會、星雲的佛光山、聖嚴法師的講座等等我很

懂，他們有許多優點長處，但是民間宗教幾乎到瘋狂的地步，我就難以明白了。

我早就覺得，這是選舉在作祟。直到五月十四日呂秀蓮 vs 林義雄的談話，有關
呂女士攻擊舊政府的打小白球、打牌、菸酒等陋習的時候，林義雄的回答似乎「一

切為選舉，以後你們不要做，我去做就是了。」我希望真的是一切為選舉，我們

的宗教環境沒有那麼差。儘管如此，這仍舊是我們要思考的「土壤」。     
 
 
 


